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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

是一个微弱的声音一直在那里，模模糊糊

说着什么，无人在听，只是在说，一种快要断

气的声音，没有听众，一种人发出的声音，或

一点残喘回声，口吐白沫，叽叽喳喳，或回声

的回声的余烬在那里远去，时而飘荡至这里的

这些那些，正是这些，比起风还要来得缥缈，

寥糟的正是那些这些，虚弱但总能接上而始终

不会熄灭的风，只不过一个描述火的词语在这

里并不适当，宁愿是一根钉子敲进木头那么亢

奋，用力，这需要不少气力，射进空气中的说

这个动作总是需要一些气力，况且它会存留多

久呢，很短很短，因为说出的震动波在介质中

传播所受的阻抗，况且那是在空气中吗，不一

定，甚至说的都不是什么话，而是那种没有经

过编码的说，或喷也罢，或从什么洞口飘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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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含义不明的声响，婴儿般努着嘴洞，在黑

暗中寻找一个小小的凸起，接着反复吸，在放

开声大哭以前总在受这一遭，或一个河边踱步

的幽灵是吗，它原先的载体具体到一匹马或虎

或一只蚂蚁又是什么，它们已经大面积过去，

一去不返了，或大锅饭吃完了吗，海过去了吗，

空荡而毫无回声，妈的请反射回声，反光，还

是说原先甜美的生命已败坏，温吞吞必然来到

这个阶段，或仅仅一种返回，这是没办法的事，

总得来说无人在听，因而也就这样，因此一种

喷说是不必要的，可疑的，毫无必要也毫无可

惜，莫非有什么必要的事，毫无有，而道路总

归漫长而曲线，拐到哪儿是哪儿，通常会在黑

乎乎的终端处随意打上一个结，一个牢固的死

结，使得它不再像一根软踏踏的肉棍那样伸缩

自如，俗话说好日子到头了便就是这个意思，

要是这颗暗红魆魆的头正好到了现在，那么只

能说现在一直在现在，是一种遗憾，但总好过

后悔，后者同样是不必要的，不必有，那么遗

憾总归常在，且现在，这无须用回忆去印证，

这已是老话了，是经验之谈，而且谁来回忆呢，

是谁，什么，没有的，无，这里不存在任何回

忆，抑或一根发亮的屌毛那样的事物，这并不

是在摆弄什么小说传记，回忆录啥的，对着一

团乌七八糟的空气吗，晾衣杆上的床单快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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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刮走啦，跑啦，可是那个声音本就在空无中，

荡漾远去，它不包含任何确定信息，它也许是

它持续无法中断的原因导致它出现这种断不了

气的情况，它不在脑汁水中荡漾，那样容易溺

水，它顶多是一种否定，对先前不管是什么的

毋庸置疑的否定，用反复否定的方式从而获得

某种肯定以及否定无非是一种反向肯定，以此

推动往前，左，右，或忽上忽下，抑或回旋像

一头困兽原地转圈总之袅绕如阴魂无法散去，

这是不可避免的，谁也无法否定一只带毛鸡是

不是，一片云，尤其一片乌云是不是，事实上，

要是详细追究与深入，便可发现并无比乌云更

理性的事物，那使得天空最终空荡的乌云，在

性质与功能上与飞鸟雷同，液态气态与固态并

存，因生成而出现，是出现，而不是没有，多

么恐怖与奇异与古怪，佛说，这便是缘什么的，

涌起的缘，还说叽叽喳喳的最好什么都不要说，

学会闭嘴，可是这样一来又要用什么工具去说

呢，肛门洞吗，抑或正常情形下喙嘴类的东西，

例如有一种刀嘴蜂鸟它的喙嘴比身体还长，它

只能用脚爪梳理羽毛，鸟尚且如此，接着便统

一来到现在，漫长而统一，黑魆魆的，坎坷，

汤汤水水蹦跶着进入，抵达，哪儿，无底洞吗，

哪儿不是哪儿，无论哪儿，不在哪儿的哪儿都

存在下雨的可能，都会有乌云，只要那哪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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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空荡，并且用乌云统一结算那么那哪儿

即那儿或那哪儿的哪儿便会下雨，即便在不是

雨季的各种淡季一片雨或带雨的乌云总是停着

不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总归不得而知，憾事常

在，就像雨落到地上成为水，一个雨滴还没落

到地面又反射回天空，其行动策略与在空中乱

射的鸟雀如出一辙，一澈，也是为了给自身打

结，然而由于时空限制这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但仍需要去做的原因，但仍在进行的

动机便是如此，它们必须处于运动中而不能停，

一面湖水亦是，一支大水不断向前，重复来到

自身前方，在持续摆脱自身同时总在回到自身，

以此形成自身，一件无法摆脱的东西，无法找

到的自身，永远无法脱先，不论鸟还是一个雨

点，一支那么大的水从未离开自身，在数学与

逻辑上的不可能分离导致它们彼此同样不可混

为一谈，与语言上的不可能只可能是同一回事，

比如一支大水的反面又是什么，反面积呢，再

比如抛开这类如同历史般沉重的瑕疵而只专注

于一支大水形成的历史呢，那里除了软踏踏的

空无以外还能有啥，一个代词吗，有什么词语

不是空牢牢的代词，通向遥远的事物，接着便

又回到现在，这始终是一个关于昏厥与返回的

游戏，没有规则的严肃性与上下文语境，推动

它移动需要的气力在急剧涣散，不远处，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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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架了，一个人从出现突然来到这里，一只鸬

鹚倒插在路中央黑乎乎的略微有些倾斜，电影

开始了吗，电影正在开始，黑乎乎的影院里空

无一人，一只尖头长须鼠蹲坐在前排，荧幕忽

明忽暗，电影在讲述它自身的故事，反复播放

一个已制作完成的自身，并无增减，并无自身，

电影需要播放与反复播放来强调并不存在的自

身即一种幻觉，电影开始了，观众寥落无几，

啃着面包，饮料，吸允的动静比宇宙爆炸还响，

还来得沉闷，这便是电影，它的不存在无须观

众证明，观众与影院不是电影的一部分，严格

来说，电影是一种现代工业产品，在没有电影

以前，上帝只发明了风雨野兽，气候变幻剧烈，

一块巨型荧幕出现在天空中，闪耀着繁多星火

与一个大饼似的月亮，野兽们行走在大地上因

为肚子饿，为了一次疾速交配而穿行在森林中，

它们没有抬头，哦喔喔，它们完全不需要电影，

也不反对，在电影中它们知道饿了就要去找吃

的，累了就要休息，电影是一场梦，它们因为

原本就在电影中而无须增加额外的做梦，要是

这样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就没法翻译，而电影

的好处正是让事情不了了之，因而它不是真的，

是梦，非真的做梦或一场没有实体感的幻觉，

电影的发明完全是一个隐喻，一场灾难，只是

面向谁呢，现在，黑乎乎的影院没有观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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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无法退场的电影在荧幕上闪烁，用的是人工

电以及人工光线，好吧，电影总归没什么可喷的，

只有心智尚未成年的儿童才看这种东西，没有

故事他们什么都理解不了，他们以故事的心理

模式去理解一切东西，判别好坏，从一个苹果

砸到地上想起虚头巴脑的引力，开始与完蛋，

结束，没有结束，结束的仅仅是他们自己，排

泄火气，接着昏睡过去，对一切进行全自动身

心恢复，等第二天太阳必然袅袅升起他们便焕

然一新，洗洗猪油渣似的脸蛋，用指甲梳理头毛，

接着出门，消失，完蛋，这便是他们学会的传

统故事，通过电影，不，这需要否定，电影只

是电影，它的历史作用主要用来发动战争，它

被用来清理战场残骸，重新美化地表，它是播

种机什么的，以打折票价的噱头招徕客户，好

吧，这么说，电影也是一种货币资源，这可真

够较劲的，电影这个电影那个，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都是一个什么朝代，现在，此刻，仅此而已，

唯一无法用不或不不来否定或肯定的一种什么，

这就是原因，是大趋势，俗话说事物永远朝大

概率方向发生，尽管并不乐观，但也无须悲痛，

相当于一个鸟从树杈弹出，射去天空，就这么

回事，一个鸟弹射去空中因为并不怎么乐观的

悲哀使它必须脱离原先的地方，深入某种更深

的虚空，这正是它以为可以从自身甩出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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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一点朴素的愿望，是无效的，抑或无

法继续推进的一种自杀式放弃，是鸟的自然权

力，不可证实与推演，严格来说也只是鸟自己

的事谁知道，鸟的历史远超直立人类，甚至在

没有鸟以前，甚至在鸟一致消失以后，鸟的出

现正好是对鸟的缺失的关怀，而不是补充，它

同时是一种进步吗，还是总归只是无尽遗憾，

叽叽喳喳的，它无法翻译，无从确定，对于这

样的事物只有避而远之，而无法实际去处理它

们的活动轨迹，鸟，不管停在空中不动如一个

黑点或天上的一个黑洞，它简洁，它也许怪是

怪了点，时而在空气中飞射，围绕自身打结，

可它始终简洁，行动任意，这是鸟的优势，也

是人类长久痴迷于它们的绝对原因，一头怪鸟，

在旧社会的文人画中翻着白眼实在并不是它的

个性，鸟有鸟的性格，有关这方面分析似乎在

别处已说得太多，而且大多已忘记，而且毕竟

也没谈论出个鸟来，再而且现如今鸟群泛滥早

已不复当初那种散漫和有序，而且在围绕鸟的

众多描述中不记得有任何一句是事实因为并无

回忆，回忆并不存在，这不是回忆，不在回忆，

顶多是某种想法，脑壳抽筋，那种突如其来的

干扰，它转瞬即逝，还没形成清晰的概念它便

隐退消亡，一个东西或一件事物总是这样，不

听不闻时它便仿佛在那里，试着去抓它，观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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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又消失不见，也就是说想要定义鸟是不可能

的，只能通过粗糙和暴力的手段勉强获得它们，

鸟毕竟只是一种带来安慰的事物，它太远，稳定，

导致它只作为一种明晃晃的现象而存在，而不

可能被大范围彻底理解，因为什么又是理解呢，

一旦理解便会断气，一旦理解便仿佛没了困惑，

忧郁，神清气爽什么的，实则大可不必，鸟的

用法正是如此，一头鸟朝四面八方射去，鸟在

中央始终不动，它们会返回吗，那些鸟或鸟的

替身，或鸟影，因为鸟的实质永远杵在中心不变，

不可解释以及被鸟自身理解，这就像一场大雾，

雾气中的一匹鸟无论出现在任何地方它都在雾

气中，雾是无限的，雾与悟，一场清晰的大雾，

而鸟，在云雾中拉出一根长长的屎线，鸟面向

的远远不止这些，这便是鸟粗略的情况，谈论

鸟并不容易甚至困难，以及实际不可能，这涉

及到知情权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有吗，对

谁，无论在任何事物事情事件中，都没有，无，

无无，零，空，鸟，从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

射过窗前，重新飞失去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在

任何它路过的地方，鸟，动作严重变形，它不

作停留只是不断路过那里这里，这些，而《鸟史》

已有几千年没更新过了妈的，娘希匹，白云千

载空悠悠，诸如此类鸟归根结底无非没有记忆，

不能有，也不允许，甚至修辞，也就无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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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的反馈含量几乎为无，鸟没有回声，有，也

听不见，鸟在乌漆嘛黑山谷中睡觉，鸟为何在

乌漆嘛黑中休息是为了什么，鸟来到天空后才

缓缓发现悔悟，停在空中长久不动，许多年过

去了，它一路沿袭这种做鸟的方法，在山山水

水中游荡也射失在山水间，鸟尚且如此，不是

鸟呢，或鸟的另外变态样式呢，都是，没有不

是鸟的鸟，并没有鸟不是鸟的鸟，鸟总体而言

鸟的类别巨大而广义，包罗一切幻象而不在一

切事实中，尤其考虑到对社会与世道的危害甚

微，抓着一头鸟不放便不见得有大的意思，鸟

总归相似而不同，鸟可群，鸟与山顶的庙，一

头忽明忽暗鸟，恍兮惚兮在雾气中，残废的丈

夫也从雾气中走来，翘着脚，撅起屁股，他的

龙头拐棍呢，不可否定的丈夫，不可置疑的行

动路线，从中他学到了什么，莫非上山下乡也

是他的选择性错误，从来不是，从来只是灾难，

从来亦重来，延绵不绝但总归久经考验，接着

像一条肚皮翻白的小鱼儿绥绥下沉，最终断气

复又接上，从来如此（是啊对的对的），这便是，

或停下，想一想，便就是一根啸响火箭总在反

复升空的原因，也许罢，一次接一次在歧路口

走失的真正理由，甚至更进一步目的，一场意

志的大范围脱落，电影开始了，电影从没开始，

甚至在关公刮骨时望着一片雨水，以及面对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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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对象的虚空中无尽叹气无非也是为了买个保

险，无非不可，无非脚踏实一瘸一拐走进洞里，

堵上洞口开始漫长休息，亦无不可，比方说现

在就是，现在插播，不，是接上一支广告，下

午晚些时候，或傍晚黄昏，也可能是黄昏后，

九里達（Apoidea Editions）将发布最新出品敬

请期待，见者有份巴拉巴拉啥的，那么这无非

也是一种悲剧之一之一部分或分支，毫无疑问

是，只要达到一定时长它便只会原地走向悲剧，

是戏剧写作原理决定的，不可动摇的原理遥挂

在脖子上方，它是如何挂的，有多重，大体上

什么形状，无非不得而知，但不妨碍悲剧这门

艺术的诞生，因为根据什么鸟的万物原理一切

皆严肃，冷酷，不存在情感与怜悯，一视同仁，

尤其这个仁，啥是仁，仁，圣人说就是要听话，

乖乖的，仁是悲剧的一大分类，要是深入分析

的话，那些浅显的解释比如回到故事层面的叙

述是没有意义的，悲剧总是埋得很深很深，无

色无味，令人震撼，满脸流淌着眼泪水，大概

率就是这么回事，每天洗一次衣裳，在一部洗

衣机旁边修行便是仁，应该的，很容易理解不

是吗，仁并不是一种综合判断，悲剧也是，这

都无须引申到莎士比亚那么遥远的地方，以及

更遥远亚里斯多德，它近在眼跟前，无处不在，

稍稍留意即可发觉，沉重如庙的悲剧，更为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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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五脏六腑，因此电影正式开始了吗，无人

在听，因此不可避免在继续，无法不继续，无

法挽救，或者说这是一部没有镜头的电影亦无

不可，不，这不是电影，是悲剧，悲剧的发现，

是南无阿弥陀佛在摧枯拉朽念经，是这些那些

无非是，它要一直来到想象中的尽头似乎，而

又是谁在想象，似乎没有，无，而又是哪种尽头，

鸟飞在空中，鸟和空都不是也没有尽头，不在

那里，尽头有一种立在断崖处的感觉，黑乎乎的，

再也无法把话送过尽头，送进尽头斜对面的那

座寺庙，在这里，哪里，这里，尽头只可能是

一种特殊情况，即在这里，它已极端到无法去

评论，去表现，而只能常规化昏厥在面向这里

尽头时，现在吃午餐吗，不，尽头如果是无限的，

那它同时必定也是一种有限的尽头，根本不必

为尽头担忧，因为老话已经说了仁者无敌，老

话又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差不多是同样的意

思，无须为现实担忧，尽管现实即对未来的担忧，

因而毫无必要对担忧进行担忧不是吗，老话通

常是一些经验之谈，只不过也会因为老而过时，

经验是会过时的，只是一点归纳总结而并非直

接给出的真理比如说要有光什么的，这就是佛

陀在成为佛陀以前为何总在那种无花果树而不

是别的树木下打坐修行接着便突然开悟后脑壳

长出淡紫色光芒的原因，因为无花果树效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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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这既是经验也是佛陀的直觉，或缘分，依

照他的哲学来说，怎么说呢，佛是很难理解的，

已超出六道轮回的佛已不同于普通的思维层次，

导致佛法难以弘扬，否则反之一个蚂蚁或一头

大象也能成佛，或它们本就是佛谁知道，只是

未开发而已，不知道，不晓得，对于太神秘神

经的事最好不要过分关注，那太需要消耗气力，

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老话还说过君子要远离厨

房，君子是何种人，乃是仁义礼智信之垂范，

一个德才兼备的君子便是仁的终极化身，是要

避免下厨房动手动脚杀鱼宰鹅的，他们将永远

体会不到烧饭的乐趣，这也算是一种代价，为

了成为人上人，更高档次的人诸如此类，而他

们的事业竟然是也仅仅是协助或要挟天子去天

下大同，丫的凭什么，简直比南无阿弥陀佛还

要难以理解，这确实比清凉拂面的佛法还要难

得解释，也许是历史的反向作用力造成的，也

许抑或莫须有或一泡乌，也许吧，也许也只是

一种也许，也许那里深埋着某种至今尚未挖掘

的深邃奥义仍有待陆续开发呢，以便在适当的

时候借用或附会亦未尝不无可能，只要有实用

或药用价值，总之，烧饭的乐趣，另一方面是

核心的仁，两者难免因统一的实际不可能而不

发生火并，而且事实上也一直在进行中，与佛

法的完美和谐简直南辕北辙，善哉善哉，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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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吃午餐了吗，因为什么，因为饿抑或，不不，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他们说，所有的历史总结起

来便是吃喝拉撒睡与繁殖，而吃排第一，这恰

好符合能量守恒原则，是大前提，吃饱才有气力，

去生产秩序，游山玩水，咏叹与抒怀，不吃不

喝是没法成为君子的，而只能成仙成佛，教训

总归是深刻的，而深刻通常意味着一切，从饿

到菩萨路线曲折而路程漫长，是一条必由之路，

那么不妨暂时先饿着，清醒脑壳，澄清一下脑

汁水，在哪儿，要是有的话，是什么，不晓得，

这里黑乎乎一片，有的只是一个声音，只是一

点声音中的声音，甚至没有回声，剩下的既没

有也不晓得有没有，仿佛运行在虚空中的一点

这些那些不是吗，或者也可以说只有黑，它不

可观察，和某种响动，它仿佛天籁，而这响动

是对响动的什么呢，要是只有响动的话，回应

明显不是，推动又太无稽，那么随便吧，它只

是在那里，这里，或它这些而不是别的，别的

这些，它，也就是说，这些，这是它唯一存在

的形式，以及内容，这些，除此以外无，不可

能不无的这些的这些的这些，以此反复深入类

推，便可得出结论，午餐并没那么重要，其次

回忆根本不存在，以及有了语言才有所谓开始，

而开始前或外只有声音，即一种无法销毁自身

的震动频率，运行在无信息的黑乎乎中，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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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吗，有什么在开始，有些开始早已结束，

有些仍在开始，有些大部分不可能开始，而有

些在结束后还在开始，而有些开始只是一种开

始而不会有任何结束或按计划结束，它们一直

在开始，无须开始但总在开始，在一开始，或

起初，太初，仿佛有什么关着，需要去开始，

谁的需要，以及谁知道，需要让什么明晃晃的

东西射进去，接着仿佛来到开始，开始了，一

道门打开着，里面黑乎乎的，它是否已真的开始，

又如何正式开始，或继续打开它吧，一道打开

的门再打开物理上尤其困难，一种开始如果只

有开始尽管无必要它仍是开始在感情上，甚至

不可避免一直在开始在愿望中，只是谁的愿望，

无人知道，人的出现是很晚的事，电影院空荡

荡的，这天休息，人躺在床上睡觉，躺着也是

在开始，因而没有什么不可以开始，不在开始，

因而也就没有开始，因为不重要，因为有没有

开始，是否已经开始，还是一直在开始的开始

这些统统不重要，开始只是无法避免，无论情

感上还愿望，只是为了结束，而有些开始一旦

开始并无结束，否则谁又知道，谁在结束谁就

会知道，而原则上并无结束只是在开始，不断

开始，冒着泡泡，上气接不上下气，孱孱弱弱

一直在开始，还没开始便已经结束，它们同步

同时发生，仿佛从没发生，一场雨停着从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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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鸡巴立在平原上永远立着，仿佛从来如此，

这般，从来如此这般便是开始的唯一方式，因

而结束呢，没有，从来没有结束只是如此这般，

从来开始便是结束，电影已经结束，黑乎乎的

影院空荡荡的，有一股烧焦的气息，银幕忽明

忽暗闪烁，无始无终，现在，那快断气的声音

咳嗽两下，吐出一口浓痰，开腔，讲起潮湿黑

乎乎单口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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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

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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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一片乌云。

：一片乌云。

：一片鸡巴（信号干扰）。

：那里有什么在那里乌央乌央的，

：是一片乌云。

：那里是一片乌云在那里有且仅仅一片。

：是哪里的那里，那里。

：是在那里的哪里而且仅有一片云，

：而且乌云。

：不是哪里，是仅仅那里。

：一片乌云那里，

：远远看去。

：那里一直在那里，乌云也是。

：不是哪里，是已经是那里的一片云，

：云那里，

：或一片乌云那里一直在那里的一片云。

：在远远看去乌云那里模模糊糊，

：是一片乌云。

：一片乌云便在那里，也不算很远，

：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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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像，那里，但云和那里。

：而且是乌云是肯定的。

：在那里不是很远。

：除了乌云，一片乌云，那里什么也不是。

：那里仅只是一种在那里，

：除了一片乌云，那里不再有什么。

：也不是什么。

：在本就是一片乌云的那里。

：现在。

：一片云在那里，乌央乌央的，

：不是很远（但比一只伸出的手臂远）。

：有且仅仅一片。

：一片乌云仅仅只是在那里，

：仿佛那里有一个事实。

：一个在一片云出现在那里的云的事实。

：不是描述。

：也非叙述与抒情，

：只是一个事实在那里的一片云。

：是一片乌云。

：云，

：抑或一片乌云。

：事实而已，是一个乌云在那里的事实，

：不是。

：一片乌云只是在那里，

：仅仅是对在那里（以及所有云）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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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一根鸡巴用完了还硬挺着（信号

干扰）。

：可那里便是一片乌云，如何反动。

：一片云（乌云？）

：停着不动。

：在那里，乌央乌央的，作为一个事实。

：是对自身的反动，也许吧，

：既然已经是一片乌云。

：云知道。

：尤其在那里的一片乌云它真的知道？

：在仅仅那里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云那里。

：是与在。

：远远看去，

：在已经是一片乌云那里的那里一直在。

：也不是很远（翻过一座山便可看见，

：有必要的话）。

：一直在而且乌云而不是别的，

：比如一个尼姑。

：是因为（粗糙而暴戾），

：已经是那里有一片乌云这一点已无法改

变，重新开始。

：而无须对一个乌云的事实有任何反动。

：妈的不允许有。

：是因为（一种安慰）

：乌云本身就是对云的反动这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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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央乌央的，一片乌云世袭

：并垄断整片天空。

：在无须有的一片天空那里。

：不必要有。

：要的（谁？）只是一种空荡一直在一片

乌云那里，它已经包含一个事实的全部 ：

：那里有（是）一片乌云。

：除此，什么都没有，也不是。

：哪怕什么都没有也不是的那种什么也没

有的有。

：严格来说（虎？

：同样是一种干扰。

：因而，在这个事实下，

：并不存在我们）

：一片在那里严格（至少在审美上）的云，

：必定是一片乌云。

：它已远远超出一切供求关系，

：而仅仅表现为一种在，

：以及有。

：或勉为其难一种是。

：是一片乌云在那里的那里是一片乌云。

：那里，乌云。

：它们是同一回事，在经验中已经是，

：也是它们必定是在那里，

：以及必定是一片乌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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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此并非云。

：历史总是漫长而昏沉，是过去，是故事，

：一片乌云也是。

：那里，一片乌云停着不动已经很久很久。

：在那里的一种干扰由来已久。

：乌云便是。

：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是一片乌云已经在

那里。

：一片不会散开的乌云，在那里停着不动，

：已经很久很久。

：实在太久而不再被想起，忘记。

：仿佛没来过。

：这重要吗，那里

：有一片乌云。

：仅仅一个事实而已。

：远远看去，在一片乌云那里乌央乌央的，

：要是懒得去看，也就没有这个事实。

：事实上，乌云是一种白云中的饱和蒸汽

和过饱和蒸汽凝成的雾滴越来越大之后改变了

颜色的云。

：这不重要，事实是，乌云

：并不是一种云（如同诗人不是人）。

：一片乌云仅仅在一片乌云那里，

：这就够了。

：它，那里，永远不会发生下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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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本身并没什么（这不是信号干扰）。

：午后，一片乌云停在窗外

：（仅仅是一种入侵）。

：无非说，那里的一片乌云也仅仅是那里

的一片乌云。

：首先是那里。

：并不太远，真的，伸出一根手指就可指

向那里。

：其次那里哪里呢。

：现在已经知道了，仅仅一片乌云那里。

：它是一种完全的指向，

：就因为一片乌云正好停在那里？

：不不，

：两个不。

：一片云停在那里而且必定是一片乌云

：导致那里是一片乌云这个事实

：完全是由算法决定的。

：首先是那里，而不是这里 ：

：这里太过复杂。

：其次乌云，而不是别的，比如云。

：是因为永远无法同时说出那里，

：以及一片乌云，

：以及一片乌云以及那里。

：尽管那里已经是那里，

：而且正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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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乌云也是。

：是因为无论那里（一片乌云），

：抑或一片乌云（那里）

：都不是事实。

：而无法一次性说出，甚至

：也只可以被依次

：一一看见。

：一片乌云（那里）或那里（一片乌云），

：事实是无法被看见的，

：哪怕一片那里，

：仅能通过推理模模糊糊去发现。

：现在，远远看过去，乌央乌央的，

：那里有一片乌云。

：以及在一片乌云那里是一片乌云在那里。

：除此事实外，什么都没有与不是。

：一片好的乌云这是肯定的，

：什么也不是。

：这无疑也是肯定的。

：那里因为有一片好的乌云，那里看着也

就不错，

：但已经无关要紧。

：仅仅一片云在一片云那里的那里

：的那里的那里的那里。

：是仅仅一片云，

：一片乌云 ：乌央乌央的，有什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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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一定要强调，那便是一种反动。

：原则上，那里有一片乌云

：无非已经构成对那里（一片乌云）以及

：一片乌云（那里）的反动不是吗。

：想想看，是一片乌云，

：乌央乌央的。

：而不是一种积极肯定，

：不像。

：它无非是由乌云的排他性决定的，

：乌云并不是云的一种，它否定一切事实。

：这便是乌云。

：乌云首先是对自身作为乌云的反动。

：这就是它长久停着不动的原因？

：就因为作为一片乌云它已经在一片乌云

那里。

：乌云不知道。

：知道了，它就不是乌云，不会在那里。

：成为那里。

：而被我们（

：真的是一种难以挥去的干扰）

：看见并说出

：那里有一片（即便好的）乌云。

：仿佛一个事实。

：而这并不是乌云与生俱来的性格。无它，

：一片乌云最终也仅是对一片乌云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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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

：这是它的唯一原则，

：与方法。

：乌云存在一种不可能存在的反动现象，

：是物理上的。

：因而那里有一片乌云并不是它的目的，

哪怕它只是路过，它不是。哪怕这一片乌云仅

仅长久停着不动，也不下雨（这当然是必定的，

无论审美中还是历史上），它都不是。即，无论

它是什么它都不是，不愿是，因为绝对的排他性，

它必须反复剔除云的那部分杂质。它不是。云，

它怎么可能愿意等于云呢，诸如此类云云现在，

午餐吃火锅吗（信号干扰）

：既然已经是一片乌云。

：反之——

：没有，也无须反之。

：反之假设那里没有一片乌云笼罩着。

：那里成了没有一片乌云的

：那里（一种遗憾）。

：一片没有的乌云或仍是那里

：（是遗憾吗？）假设没有乌云一片都没有。

：云呢。

：更没有。简直比没有还无。要知道，

：没有就是没有。

：无就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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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并非没有，至少在一片乌云那里无只

是无，而不是没有。

：没有仅仅是没有，无非有的一种，

：无论审美上还是历史中。

：有谁（请举手）反对？

：一，没有。

：二，没有。

：三，更没有，不敢有。

：现在，在连一片乌云都没有的那里有一

片乌云，

：也许消失了。

：也许从来就没有过所谓一片乌云的事实。

：奇怪的是那里并没消失，

：像一片乌云似的，那里停着不动。

：乌央乌央的，仿佛一片乌云，

：或原本那里就是一片乌云谁又知道。

：这实在奇怪，一片乌云，它没有与不在

那里，都是乌央乌央的。

：在那里又不在那里的一片东西，

：总让人误以为是一片乌云。

：或严格来说在那里又不在那里的一片那

里，仅此。

：是没有乌云的一片乌云。

：也没有那里，也许吧，

：也许只是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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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知道。

：既然一片乌云已经并且一直是对自身的

反复反动。

：难到这才是一片乌云在那里的真正目的，

：不愿在那里，不愿

：在一片乌云那里有一片乌云？

：不不。

：两个不不。

：一片乌云从来一直就在一片乌云那里。

：（尊重事实、历史、审美，一回事。）

：不可否定的一片乌云在那里

：成为一片那里。

：乌央乌央的，那里

：反动极了。

：不得不遗憾的一个事实在那里是云那样

的东西，

：乌央乌央的，是一片乌云。

：一片被云强制的乌云。

：远远看去，那里不再空荡，但也不充盈。

：更加空荡也更踏实。

：因为乌云。

：因为即便在与不在，一片乌云

：与生俱来的使命导致它必须在那里。

：无论以任何方式，

：一片乌云不会也无法从那里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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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那里已经是一片乌云。

：妈的，它是一种幽灵？（信号干扰）

：不，只是那里。

：单独而简洁，

：仅仅一片乌云。

：有时乌云。

：有时乌央乌央，只是一种那里。

：这一事实清楚，明白，审判起来并不难。

：难的是一片乌云停在那里

：一直不动，也不下雨，

：打雷，

：如此简洁而暴力，

：也就不像是在等待什么东西。

：或从常规的道理而言，那像一种空等。

：也许乌云自己知道。

：一片无法代入的乌云，

：无论什么，那都是它自己的事。

：既然，嗯，既然。既然

：它乌云，且已经是而不再可能不是。

：它是。

：是一片乌云也是一片在那里，

：无法彼此脱落与分裂。

：傻不拉几的，无论如何已经是一回事。

：不得不怀疑这便是一片乌云的宿命，

：一场乌央乌央的事实，远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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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过去正好那里。

：一片乌云那里。

：也不算很远，（翻过一座山，再走上三十

里路也就到了）永远停着不动，

：在一直在那里耗着，无始无终，无增无间，

无法无天（乌云自身便是乌云的法律，在空荡

的天空中）已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仿佛无尽的

诅咒，也带来对自身的反噬，乌云知道，这一

现象显然是物理的。

：不可被人为干扰与介入。现在，

：那里有一片乌云，

：是说，不管以任何道理说，都可以说，

：那里有一片乌云是那里已经不是一个虚

头巴脑的命题，而是再怎么说，也等于什么都

没说，或只是一种在说，而说这个动作毕竟与

乌云无关。

：一片在那里的乌云仅在一片乌云那里，

：除此，一片在那里的乌云

：又能在哪里呢。

：一片在那里的乌云又能在何处。

：这甚至都不是一个问题，

：一个超世取件码（沃特什法克？），

：以及一场灾难，一种

：不管冷漠与傲慢它都在那里因为它乌云，

不断对自身进行提纯的一片那里，反复剔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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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以及乌央乌央的杂质本身，它需要火

苗烧得超旺的地狱来完成壮举，炼就金刚舍利，

或彻底化为乌有必居其一，也许吧，要知道，

那里便是乌云，也许。

：相声是一门传统的语言艺术。

：就因为它的核心是乌云，

：已经是。 

：即使变化，也许也只是单一的趋势且在

数学上最好不要去求其极限，因为没有。

：也不是很远的一片乌云，

：停在那里，

：那就让它静静停在那里（远远望去，让

人放心。看见了，似乎又会有些担心）。

：这是解放它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当一

片乌云已经自己解决了自己，它也就无须再解

释什么，它在那里的样子使得它成为那里，那

里成为那里，乌央乌央的一片那里。

：但不是。

：乌云正好停在一片乌云那里成为一片乌

云的原因，也许并没有真正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乌云。

：它也不是乌云的原因，它仅仅只是

：一直在那里，

：并且是一片乌云的样子它愿意。

：它都不是一片正式的云，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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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是。

：火气之大，之

：顽固，

：已远远超出云的普通概念，

：在这种年景，这是很容易想到的。

：但事实如何并不一清二楚 ：有一片乌云

在那里，唯一的事实是有，而不是一竿子打死，

什么都没有，无，空牢牢的。

：要是那样，事情就糟糕了。

：尽管要原谅那里有一片乌云是在那里且

乌云这一事实并不容易，而且也无必要，原谅

总是大于遗憾，大于悔恨。

：是最后总归是没必要的（悔恨）。

：一片乌云而已。

：而且还不是在这里，是那里，而且那里

仅有一片乌云，以至于只是一片乌云那里，

：还想怎样？

：不可回避的一片乌云还想怎样。

：始终只是在那里的一片乌云又能怎样。

：客气地说，有就是有，

：不会突然变无（不符合自然法律）。

：而不客气地说呢，

：有无无非也只是一种心里暗示。

：那里有一片乌云与那里无，并无区别，

或知道了毕竟也没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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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会增加无尽的遗憾是一定的。

：与乌云类似，

：既然有遗憾这种感受模式，而无法用暴

力手段解决它。

：乌云存在的意义也许正是如此，只不过

那与乌云无关，乌云，

：一直在那里的一片乌云无所谓在不在，

：一片在那里的乌云仅仅只是在那里，

：这是前提，

：一直是。

：其次，为何是乌云

：而不是鸟，

：那岂不更简洁，甚至更接近？

：抑或虎（它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语气。）

：没区别的。

：一片乌云也好，鸟兽也罢，它们都不受

语法束缚，自顾自的，都不可被完全理解与隐射，

如同一根鸡肋。

：（有一根鸡巴屌立在那里，

：插进昏昏欲睡的午后。）

：诸如此类。现在，在现成的情况下，

：拉开窗帘便可看见那里有一片乌云远远

停着，那么客气，有时看来又那么无关，

：且也不是很远，

：一片在那里的乌云都不用看着，仔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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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知道仿佛那里只可能是一片乌云

：而不是别的 ：这也许

：正是那里是一片乌云的原因谁知道。

：远远看去，并不是自身的原因的一片乌

云在那里，仅仅是在，便足以导致一种困惑。

：一种必须或已经在的一片乌云，

：且仅在那里，

：在已经在一片乌云那里。

：这已经是一定的，否则谁知道。

：否则一片在一片乌云那里的一片乌云远

远看着

：为何会带来实际（浅蓝色）的

：一种安慰。

：云，并不会。

：也许是它乌云的缘故，且

：正好并不算太远的一片乌云它是。

：这就足够了，

：足够了吗。

：现在，那里有一片乌云而不是那里什么

都不是也不是那里这一事实或判断是否已经足

够，

：对于安慰。

：是没必要的，安慰而已。

：就像事实而已。事实只是无法否定，无

必要，这就像那里有一片乌云停着使得那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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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片乌云而不再是别的什么因为它已经构成

一个事实。

：是充分，可以是安慰但在伦理学上毫无

必要因为并无卵用是因为它，一片乌央乌央停

在那里的乌云已经是可以说得出的全部仅有的

事实。

：而无论怎么说（通常是先说了再说）无

非那里有一片乌云。

：一片东西，或一片那里，或

：一片什么。

：或仅是一片有，

：在不算太远的有那里。

：当然，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没有，但这已

经不重要了，因为（必定也是一种强制）已经有，

已经来了（这也是一种遗憾不是吗），一片乌云

现在就停在那里，不算太远地，不动，不散开

也不下雨只是乌云。

：不是像而是实际的一片东西，乌云。

：那里也是实际的。

：是毋庸置疑的一种实际情况 ：

：那里是一片乌云 ：

：包括一、那里有且在那里 ；

：二、是因为在一片乌云那里，已经在 ；

：三、那里有且仅有一片乌云在那里，

：导致一片乌云便是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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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毋庸置疑的（总归要学会承认和接受，

而不是一味反动）。

：远远的。

：也不算太远（翻过一座山，

：淌过河，

：要是有气力，最好再走上三十里路）

：在一直在那里。

：但一定非常非常的静，一片在那里的什

么即便必定在那里的一片可想而知必定粗暴而

沉闷的乌云因为既然已经不可挥发已经（一直

与始终，毫无道理抑或只可能本身便是一种不

可认识的道理）在那里。

：而不是谁的虚构和发明（那是一根袅袅

升空的啸响火箭，比如。或某种业已没落的君

主制变种）。

：平静的静，一片乌云在那里，

：反动而平静。

：大体上这样也只能这样。

：是严肃的。

：以及必定同样严格，考虑到一片乌云与

生俱来的属性，也是为什么一开始（不不，没

有开始）就已经在那里的理由谁知道？

：谁知道，谁就不在那里，

：就不是一片乌云在一片乌云那里。

：不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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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里有一片乌云仅在那里的一片乌云

在那里成为那里是那里，这又如何知道。

：唯一可以知道的只可能是它的事实。

：一片乌云的事实，

：乌云知道。

：是真的。这已无须假设。

：在，比如假设，在一片空荡的天空或天

空的空荡中，一片乌云就停在那里不动，它的

目的是什么，使命呢以及出处，以及理由以及

原因呢，诸如此类除了乌云自己知道谁又搞得

灵清，可知道的无非只有事实 ：

：即在天空的空荡中（这也是没必要的，

但也算不上干扰，而只须）在那里，有一片乌

云停着，看着不像是见好就收的样子，不像与

除自身以外的什么在无尽火并。

：或简单说，只说，

：那里，有一片乌云。

：它的那种反动与暴戾与沉闷已不是一天

两天了，在任何时候，拉开窗帘，推开窗户便

可在晴朗和煦的日子里看见，远远望去，也不

是太远，就杵在那里，排斥附近所有的云类，

飞鸟，风雨和当然必定还有自身，仿佛谁都欠

它银子，仿佛它便是宇宙与世道一切的中心，

这是很明显的，这种不动的静。

：明显，但有时又过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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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片乌云的事实。

：一片乌云乌央乌央在那里，仿佛一片乌

云或原本那里就是一片乌云的事实

：是毫无根据的。

：除非乌云自身就是一片乌云的依据。

：这样一来就没什么事了，

：只须远远望着就行，

：（着是一种观察吗，不是）

：与它同步。

：但一定不要同一。

：乌云总归是乌云，它想出现在哪儿就哪

儿，无论这里，那里，还是这些，不动还是停着，

狂躁或静，都行。

：都无须道理，因为——

：无须因为。

：想想看（而无须实际望着），既然它已经（已

经）是一片乌云（等于除了乌云什么都不是），

：就不可避免是一片乌云。

：道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一片乌云停在那里不动它就只是一直始

终停在那里不动也不下雨也永不散去，仿佛一

个坐在县衙门槛上发呆顿悟的衙役（信号干扰），

：漫长而静。

：一晃几千年了，永不过时。

：以至现在，那里有没有一片乌云，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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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一个事实那样在那里，都已经不重要。

：况且从来也不重要，

：不是吗。

：云是一种轻飘飘的东西，即便绝对不是

不愿是云的乌云再沉再闷，也只是一种漂浮物。

：在无论审美抑或历史

：（尤其在昏沉的旧社会，人们总是低着头，

缓缓走路，很少抬头看天。看了，那里也没有，

而只有一片空荡）中，

：一片乌云总被形容为不吉的事物。

：事实上，真要追究起来，乌云

：也仅是乌云而已。

：乌云的历史漫长而静，

：乌云也没有历史。

：连历史的注脚都不是。

：乌云，只是在那里的一片乌云，它最大

的不该是那永远保持安静的沉默

：与反动，

：是物理的。

：除此，便是对一片乌云忽略事实而无休

止的这些那些谈论与喷，为了什么？要知道

：一片乌云在那里也许当然不为了什么。

：一片乌云在那里且仅在，

：妈的凭什么？

：也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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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的一片乌云仅是一片乌云在那里

的一片乌云在那里仅仅是或在，

：或有，

：是那里，以及够了

：不会更多。

：是一种安慰吗在那里不远的一片乌云。

甚至想都不要去想这个，

：一点也不是。

：（那是，最多是一个衙役的事 ：

：下雪，还要等些日子。）

：一片乌云，

：乌央乌央的，

：在那里，妈的

：这说到头是一件什么事呢。

：甚至想都不要去想。

：不是的，它不是一件事，

：一种状况，是已经是事实的一个事实。

：无它，仅是。从躺在沙发上，

：看向窗外，

：在一个斜对面（假设），

：这一片安静的乌云就停歇在那里，它真

的一动不动，知道它永不会散去，不愿意。因而，

那里有一片乌云不再是一种可能，反倒成了对

一个事实粗糙的描述。

：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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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乌七八糟语言系统。

：仿佛使得在那里的一片云（难道这就是

为何是一片乌云的前提？）成为一种反动工具，

一根杠杆。

：但愿谁知道。有时，这便是

：一片乌云所能带来的好处。

：无须前提，

：在那里的一片乌云已经是那里，

：不是一部分，是纯粹完全

：那里的一片那里。

：乌央乌央的单独一片。

：以至它仿佛有了使命、目的、以及莫须

有的原因，性格抑或终极表达啥的，但愿。

：但总归无，与

：没有。

：或无非说这正是一片乌云之所以反动（这

是必定的无须排除）完全不动的前提条件，

：也是一片乌云只可以是一片乌云的归宿，

：与依据。

：是已经知道那完全是物理的。

：现在，那里乌央乌央的，有一片乌云现在，

或许已经一直就在无论那里始终在一片乌云那

里而只要在就不可收场，清除，哪怕驱逐。

：既物理又世袭的一片乌云。

：是仅仅这一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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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那里不远处有一片乌云那里的一片

乌云仅是这一片乌云，那也没什么了不的。

：即便是事实（无须事实，

：并无事实）

：那也是换换汤而已。

：一片乌云，这一片乌云，那里，这里，那些，

这些，云，乌云，云云，无非是一回事。

：也不是事，无非虚头巴脑的概念。

：乌云不是这样的（仔细想）。

：一片乌云的唯一概念是反动，无论对谁

还是自身，

：仅仅停在那里不动（既是方法，也是规矩）。

：是彻底沉默的一片乌云，

：一片在那里。

：远远看去，有多远就有多远的一片乌云。

：但也仅仅在那里，而那里并不算太远，

从阳台望去一眼便可看见（或者用别的方式也

可看到）。

：（用尼姑的望远镜，比如。

：再比如，要是天色太暗的话，建议用她

的火柴。潮湿的尼姑——信号干扰。）

：无论虚实那里都已经是一片乌云。

：无法放大，缩小，

：排除与否认。

：没必要。



42

：一片在那里乌央乌央毫无必要在的乌云，

：无论审美抑或历史中，它的出现（不，

它原本就在一片乌云那里，在一切事物外，甚

至在没有鸟以前：信号干扰）除了有时带来混乱，

毕竟也不会造成

：任何破坏。

：一片乌云尚且如此。

：一片尚且如此在那里的那里，远远望去，

仿佛有什么，那里便正好是什么，哪怕是一片

乌云

：总归是可接受的。

：接受总归大于安慰，大于悔恨，远远大

于憎恨与反动，最终不了了之，是一定

：也是物理的。

：现在，一片乌云在那里，乌央乌央一片。

：一片什么？

：乌云。

：一片什么乌云？

：不是，仅仅是那里。

：那里哪里？

：妈的一片乌云那里。

：在那里有一片乌云哪里？

：不是的，是既然那里

：已经是一片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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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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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台黑乎乎的。

没任何动静，是空的，飘着一股什么东西

烧焦的气味，刚才还不停在那里说的那个声音

没了，连回音都无，应该是都消失了，或反正

从来也没见谁、什么在那里，台上一直是空荡

荡的，只不过现在连这种空荡也被抹去，只剩

下黑乎乎一片，一团，或一坨，仿佛黑魆魆的

夜里一块墓地，或在无底洞，或通向地狱的深渊，

或只是啥都没有，时间的漏斗堵塞了。台下也

好不到哪儿，空无一人，完全黑乎乎的，原先

几个零星磕着瓜子壳的废物也许睡着了，也许

老早散场，回家吃饭去了，他们没有也不会返回，

演出已经结束，还未开始便已经结束，从未开

始，他们从未来过，而自始至终是一个长须老

鼠坐在台下，眨着一对反射戏院内安全灯那微

弱光芒的小眼睛，现在仿佛连它也失去了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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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没再啃咬那把椅子上那根脏兮兮龌龊油腻的

护手，安安静静待在某个什么角落里，也许，

或也许找不到好吃的食物残渣，还是溜之大吉

吧，不知道，那个时而悉悉索索仿佛在黑暗中

穿行的小东西也许还是它，它毕竟哪儿也不会

去，它生在这里，一个安逸的墙洞里，从没离

开过这座戏院。它拖了不少勒色进洞，用来当

铺盖，什么塑料，树叶，碎布片什么的，还有

臭烘烘黏糊糊的纸巾，不过已经干了，还有一

根鸟毛，那是最好的保暖材料，它喜欢。也许

是一根把控方向的尾羽，搞不灵清来自什么鸟

雀，应该不是什么大鸟，也许是一个燕子的鸟

毛呢，它把它填在窝子的最上方，躺在上面最

柔软舒适不过了，还有一根长长的屌毛是它在

戏台上发现的，比它尖嘴巴两侧的须还长上几

分，或也许来自某个女性人类私处的什么毛发，

总之黑得发亮，总之不是脑壳的毛发，它还想

不到用它来做什么，上吊吗，还是当什么乐器

的弦，还是用来当作绑钩子的鱼线，强度是足

够的，只是在水中的隐形功能太差，说实话也

不够柔软，不过它一直珍藏着，说不定什么时

候能派上用场，有备无患总是好的。除它以外，

整个黑乎乎的戏院里只剩一个苍蝇在嗡嗡地乱

飞，从没停歇过。它对苍蝇这种低端飞物没有

意见，苍蝇也是肉，即便再饿，它也不会捡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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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院里黑而静，它突然听到什么动静，又仿佛

不是，是幻听，安静后又突然来上一阵，很明

显的响动，谨慎起见，它停下聆听，那是从未

有过的一种声响，叽叽喳喳的，不像鸟雀，更

不是人在那里说话，鬼也不是，哪来的鬼魂呢，

就从那里空无漆黑一片的戏台上传过来，是一

种超出人类听觉范围的声音频率，那些蝙蝠啊，

鼠啊，鲸鱼啊却能听见。它是鼠，因而听得一

清二楚。那只苍蝇路过它，它发出吱吱的尖叫

警告，让这家伙滚远点。现在，就连苍蝇也飞

走了，飞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停着。它在听——

：如果……要是……

：啊哈。

：如果……

：哦啊哈哈。

：要是……那么……嗯……

：啊哈哈。

：出门左拐，那么……。

：啊哈。

：啊哈？如果……那么要是呢……出门前

检查钥匙带了没有……可如果…… 

：啊啊哈。

：啊啊哈什么呀，别打扰！

：啊哈。

：什么啊哈，啊你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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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哈哈哈哈。

：啊哈哈，有什么这么好笑？

：是啊，好笑，相声嘛，说来不就是让人

欢乐的吗。

：是吗，可是你只是在啊哈，哎哟，啊哈

哈哎哟，你这是在抽羊癫疯吗？

：口吐白沫！

：是啊，吐着白沫，嘴里冒着传统的泡泡？

：不知道。相声是一门传统的语言艺术。

：你不知道？

：当然。

：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

：哦，明白了。

：是吗，啊哈，明白就好，很好。

：好不好的跟我没关系。

：啊哈。

：你不是一个东西，不存在。

：啊哈啊哈。

：你是我的幻觉，纯粹幻听，我最近病得

不轻，一定是这样。

：随便吧。

：随便？这事能随便吗。

：无所谓的，先生，凡事不要太细究。

：这哪儿跟哪儿呀，你是刚拜过菩萨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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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你捕蛇吗。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正是

捕蛇的好季节。

：不，先生，我只是四处游荡，山水间山

山水水。

：结果游荡到我家门口来了？

：啊哈，可不。

：什么意思？

：不是您约我来的吗。

：我什么时候约你了，你谁啊，是什么，

在哪儿此起彼伏，我认识否。

：看来不是我犯浑，便只能是先生您脑壳

不好使了。上个月，在某个街边绿化带的凉亭，

有一个人躺在栏杆凳子上，穿得破破烂烂的，

在睡觉，不记得了？

：这又是什么故事？

：不是故事，您真不记得了？

：也许吧，我这个年纪，记忆力差很正常，

我到希望什么都忘了，那才叫一个好呢。

：那算了，贵人多忘事。

：等一下。

：什么？

：待我划根火柴来照一照，见到模样说不

定我还能想起点什么。

：啊？你疯了吗，可千万别，那是万万不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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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突然害怕了？刚才还嘻嘻哈哈的，

过嘴瘾，这会儿服软了。

：哪儿的话，我是一百个无所谓的，我是

怕您……

：我有什么可怕的。

：不是，我说，您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着不

明白？

：什么意思？说得好像天要塌了似的。

：没什么，你想划就划吧，反正也划不着，

那是某个女尼姑送你的火柴是吧。她当时是怎

么告诫你的？

：忘了。

：忘了？这您也能忘，她说，千万不要点

燃尼姑的火柴！

：好像是有这么个事情，那是……

：而且，真要点着了，不光我们，您把这

戏院一把火烧了怎么办？

：戏院？

：完了完了，看来您什么都不记得了，南

无哦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保佑。

：这里黑乎乎的，是一间戏院？

：不是。

：那你说的什么荒唐话，你走吧，不要妨

碍我出门，对了，我钥匙带了吗，瞧，正拿在

手上呢，这该死的强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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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哈哈哈哈，好玩。

：又怎么了，你？吃笑气了，还是脑汁水

坏掉了，嗯，怎么有一股烧焦的味道。

：我们都不存在，忘了吗，黑乎乎的，不

单我们，这里也不存在，所以……。

：所以什么？

：我们在戏院里啊。

：这可真滑稽，我们在戏院里，黑乎乎的，

我们可真滑稽。

：不，不，可不，我们正在排练呢。

：排练？什么排练，我和你吗，我们是演员？

：不是的，唉，不存在我们。正如您说的，

先生，我只是一通幻觉，是你的幻听，我不存在，

你见到我了吗，没有啊，我根本就不存在，不

存在我这种东西。

：为什么叫我先生？

：我怎么知道，随便叫的，先生。

：明白了。

：是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是我错怪你了，抱歉。

：您没什么可抱歉的，只要别点燃那根火

柴棍，反正那个火头太潮湿了，估计您也点不着，

免得浪费。

：明白明白，明白。

：什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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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

：嗯。

：那么请问，我们黑乎乎的在排练什么鸟

东西。

：黑乎乎，啊哈。

：什么意思，排练黑乎乎？

：是啊，我们黑乎乎的，我们是乌云。

：我们是乌云？我们还拖拉机呢。

：是啊，我们，两根拐杖。

：哦，明白，我们此起彼伏，是回声的回声。

：幻听的幻听，我们。

：是啊，我们有一种黑乎乎的感觉，我们

在哪儿，去哪儿，又不在哪儿，我们无处不在。

：又不在任何地方，我们。

：啊哈，是的是的，秋天，我们走在赶考

的路上，我们的马匹散架了。

：是啊是啊妈的，我们是两根宇宙射电波

千里迢迢。

：哈哈，这就对了，请继续，先生。

：是啊，娘希匹，我们很对。

：全对。

：那是，当然。

：哦哈哈，很好，而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我们必须歇会儿，此时此处。

：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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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毕竟有限不是吗，作为能量，我们

迟早会消耗殆尽。

：我们是能量？

：是啊，黑魆魆的，不是能量难道我们还

是人不成？

：我们也就是说，按之前说的，我们难道

不是一对乌云吗？

：啊哈，我们还是一对如果……要是……呢。

：明白，我们口吐白沫，舔来舔去。

：我们拖着一根长长的尾巴，有三十里路长。

：我们是先锋队！

：很好，我们是一支迎亲的尼姑队伍，我

们花枝招展，走去前线。

：不是菜市场吗。

：非也，我们是海，过去的海，海，过去了，

我们哪儿也不会去，我们停着，静止不动，我

们自我禁闭，就像夸克。

：什么克？

：啊哈哈，让我们开始韬晦吧。

：是吗，不早就开始了吗，我们，按你的说法，

排练相当顺畅，我们不应该停，必须永远处于

一种纯粹的抽风状态，既然我们已经无法否定

我们是我们。

：这是哪儿的话，毫无疑问，在看得见的

未来，我们会立地升仙，袅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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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去哪儿？

：不是去哪儿，只是离开这里。

：哦，明白，卡夫卡。

：是啊，啊哈，卡老爷，我们在海边最后

看见的人便是他，最后一个人，永远是他，老卡。

：也就是说，言下之意，我们真的很可怜，

跟两个白痴似的，黑乎乎的。

：是的，我们黑痴，正解。

：也就是说，以上大致就是我们？

：啊哈，原则上并没有我们，别忘了这点。

：哦，原则。

：抑或规矩。

：明白，规矩就是规矩，那我们必须只能

继续？

：或者反复重来都行，反正我们黑乎乎的

没有形象，性欲，没有饿，也没有始终。

：痴呆症晚期表现。

：挺好。

：简直不要太好，啊哈，白云千载空悠悠。

：我们烧着了，快要烧着了，我们焖着。

：不对仗啊，我们是啮齿类杂食动物。

：好了，拜拜。

：拜拜了您。

（当当当三下，仿佛远处传来寺庙钟声。长

须老鼠受惊吓，迅速跑进墙洞中，在洞中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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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身，那根鼻子从洞口探出，闻到淡淡的烧焦

气味，也许是生病的缘故。它仔细听着——）

：……如果……要是呢……

：啊哈。

：如果……

：哦啊哈哈哦。

：要是……那么……嗯……

：啊哈哈。

：出门左拐，那么……。

：啊哈。

：啊哈？如果……那么要是呢……出门前

检查钥匙带了没有……可如果…… 

：啊啊哈。

：啊啊哈什么呀，别烦我。

：噢哈哈哈，这真有意思，真好玩，此地

无银三百两。

：好玩吗，哪里好玩了，这位先生？世界

如此严肃，一点也不好玩。

：嗯，如您所言黑乎乎的漆黑一片一点也

不好玩。

：那您还不快滚？

：嗯，说得在理，厉害。

：还赖着不走？

：啊哈，您说得对，先生。

：磨磨蹭蹭，还要我拿鞭子抽你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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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哈，悉听尊便。

：什么意思，难道你是受虐狂？

：我都行。来吧，请，这位先生。

：唉，真是出门踩到狗屎，癞皮狗。

：那是，过奖过奖。

：这是什么世界啊，昏天黑地的。

：是啊，不过，请问这里是世界吗，是什

么鸟世界？

：什么鸟世界？世界就是世界。一片黑乎乎。

世界。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你在哪儿？是什么？黑乎

乎的，黑痴一个！

：哪能呢，我什么也不是，无非佛一个。

：什么佛？

：如来。

：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的如来佛？

：正是本尊，先生。

：大日如来正法明如来释迦牟尼佛？

：勉强算是吧。

：明白了，你最多是一个白痴。

：您又明白啦，啊哈，我接受这般侮辱，

没事儿，先生，我感到欣慰。

：可不，世界黑乎乎的，所到之处不是白

痴便是黑痴，必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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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黑痴。

：黑痴佛。

：是的，当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世

界上，或中，先生？

：世界不分上下，内外。

：原来如此，懂得真不少，您是教授吧？

：我吗？我什么都不是，正要出门去河边

散步呢。

：明白，那确实是打扰到您了，实在抱歉，

先生。

：明白就好，弹开翅膀飞走吧。

：明白明白，我这就走，颠了颠了。

：怎么，还是不动？

：是啊，排练还没结束呢，怎么走。

：没有结束，不会有结束，你说什么，排练？

：啊哈，是啊，您忘了，先生？

：我不否认我是有点中年痴呆，不过你这

叫什么话儿，你是谁，是什么？黑乎乎的在哪

儿呢。

：幻觉呀，是您出现幻听了总之。

：所以……？

：对了，再想想，接近了。

：所以你也可以是一坨鸟屎？

：亦无不可。

：一种黑乎乎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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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一个秋天的衙役丢失了那根水火无情棍？

：啊哈，我不知道也，那是你的事，先生。

我们只是在练习，在抽空排练，电影快开始了。

：明白。

：明白什么了，脑筋转得挺快呀，先生。

：我是一个痴呆症白痴。

：您这么诋毁自己，先生？

：是吗，我不是个东西，妈的我不存在。

：啊哈哈，又来了，每次都这样。

：每次？

：是的，无一例外。

：什么每次？

：排练啊，尽管我们的排练随机，即兴，

但总归还是有绕不开的逻辑什么的，不过无所

谓，愉快就好。

：我们在排练？

：那可不。

：就在这里？

：什么意思，这有什么奇怪吗，我在哪里，

哪里便就是在这里，先生，您这会儿脑汁水太

正常了，这不利于我们排练啊。

：是吗，我怎么知道你在这里，证据呢？

：啊哈，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我没事，我好好的，我正要出门，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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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

：那就好，先生，黑乎乎的可别摔跤啊。

：拜拜。

：啊哈，拜拜。饿了，我也该去吃午饭了。

不过……

：嗯？

：先生，您还没穿鞋呢。

：不，我没有腿脚。

：光脚出门吗？

：不是，我没有脚，明白？

：啊哈，没有脚，您怎么游泳呢，用脖子吗，

还是用你下面那根软踏踏的东西，在水里一甩

一甩的，像什么来着，一根驴棍？

：谁要去游泳了？

：我们啊。

：什么我们？哪来的我们，简直岂有此理，

难道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我的幻觉，你就不

能闭嘴吗，我不想继续玩这个游戏了。

：啊哈，不过我没嘴。

：那就对了，闭嘴。

：好的，我闭嘴，不过得您先闭嘴，先生。

不过这没什么卵用，这无非是不可能的。

：狡辩。

：不不，我们必须说点什么，只有这样我

们才存在，才在这里，才那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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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呀？

：嘘！小点声，免得被那只老鼠听到，它

一定在偷听，它会咬人的，中了鼠疫、狂犬病

什么的就麻烦了。

：我们没说出声呀，它怎么听得见？况且，

我们是人？什么人，我们叫什么名字？不不，

这不可能，这也太可悲了，我们不存在，也不

想存在，所以我们闭嘴，嗯，这才对，全对。

：不，我们是金刚菩萨，但愿。

：不，我们必须什么都不是，不存在。

：啊哈，先生，看来您不单有痴呆症，还

有躁郁症，这倒是第一次发现。

：怎么？

：没什么，您说什么就是什么，与我无关，

只要您明白这点就行，先生。

：那我现在就把你关了。

：随您的便。

：这岂不可惜，岂不便宜了你，我才不，

妈的这里黑乎乎的，我实在抗不了多久，我感

觉快到极限了。

：啊哈，您没有极限，您是无限的，我们

还是游泳去吧。

：不不，这能感觉到不是吗，黑乎乎的，

又尖又硬，哪怕我们是乌云。

：我们是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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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是乌云。

：这是暗号吗？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你的幻觉，也就

是说我又不是我的幻觉的幻觉的我，这么说没

问题吧。

：当然，先生，一般来说您总是全对。

：有错的时候吗，请问。

：也是没有的，据我所知，绝无。

：这就奇怪了。

：啥奇怪？

：我们黑乎乎的在这里做什么，表演相声？

：不知道，这是你的事，一直是不是吗，

现在倒好，你还反问起我来了，阿弥陀佛，善

哉善哉，我脾气够好的了。

：不好意思。

：没事。

：别介意。

：不会，屁大点事儿。

：并不存在我，我们，所以别往心里去。

：善哉善哉！

：所以你真的原意？

：怎么说呢，我一向知道你要干什么，所以，

无所谓。

：是吗？哪种无所谓？

：黑乎乎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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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仿佛反客为主了似的，你不觉得

遗憾？

：不会。不觉得。要是有感觉就不是我。

：那你要来点滴眼液吗？

：什么？不要。

：冰淇淋呢。

：不渴。

：那我们去游泳吧，别排练了。

：不去。

：不去？刚才不是你说的要去游泳吗，反

悔了？

：为什么？

：看来你有些不高兴，白痴都看得出来，

要是因为我的原因，我道歉。

：没有意义。

：看来确实是我的问题了，我鞠躬。

：毫无意义。

：所以你说的对，我们还是去游泳吧，或

让我们炸了这间黑乎乎的戏院。

：随你的便，反正你从来就不知道自己在

干什么。

：从来？

：一行白鹭上青天。

：你说从来？

：此地无银三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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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来的从来？

：黄鹤一去不复还。

：从哪里来？

：春风又绿江南岸。

：喂，如来，你到是说句话。

：西出阳关无故人。

：明白了，我们这是在求极限吗？

：欲群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是啊，这样利于跳水，我们在哪儿，黑

乎乎的，你这样，我们还是昏厥算了，一次性

到位。

：念天地之悠悠。

：可不，我们是时代的乌云，还不如回家

种田。

：愿为比翼鸟。

：我们下潜，沉在湖底。

：时不利兮骓不逝。

：我们忽而闪失，忽明忽暗。

：烟花三月下扬州。

：是啊，起义失败了。

：芳草萋萋鹦鹉洲。

：那么我们在派拉砩头浣洗衣裳裤头，一

小支尼姑小分队花枝招展从机耕路尽头走来，

并且无论我说什么，你必须有所回应，是不是

这个强制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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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注

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

：拜拜。

：拜拜。

：好了，拜拜。

：拜拜了您，先生。

（又是当当当三下，仿佛远处传来寺庙钟

声。老鼠受惊吓，迅速后退进墙洞中，钻进窝子，

它无法不听见那干燥而古怪的震动频率，它磨

牙以掩盖那种声音，可是没什么用，那声音跟

苍蝇似的一直在那里没有停歇，反复重来，它

不知道它们在说些什么，只是在那里循环——）

：如果……

：先生？

：要是……

：哦哈哈。

：要是……如果……那么……嗯

：啊哈啊，这位先生？

：出门左拐，那么……

：啊哈，废物，废物点心。

：那么……说谁呢，哪儿来的下贱勒色。

：您别生气，先生，您这是要出门游泳吗？

：你怎么知道？

：猜的，可是您还没穿鞋呢。

：这有关系吗？



64

：没有，当然没有。

：我是说，这有关系吗？

：什么意思，先生？

：听不懂人话？我是说，抬头三尺有神明，

我去不去游泳跟你有什么鸟关系吗？

：哦，啊哈，原来如此，明白。

：明白什么了？

：原来您是一个人，这真有趣，真好玩。

：是吗，那要是不原来呢？

：我还以为您是老鼠啊，鸡鸭鹅啊，苍蝇

什么的，或一个幽灵。您在哪儿呢，先生？

：你的这个回答倒是让我满意，我吗，不

知道啊，黑乎乎的，鬼知道在哪儿。鬼知道我

是人还是家禽，有区别吗。

：嗯，这个嘛，基本上没有区别。

：那我们开始吧。

：好的，先生。

：不过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们已经在开

始了吗？

：哦哈哈，这个嘛，没有。

：没有？

：从来没有开始。在开始，但从没开始，

要知道，我们从不在世界上。关于这一点，您

肯定是清楚的。

：那在哪儿呢，按你这么说？



65

：哪儿都不在，不在任何地方，我们只是

此地无银三百两。

：有道理。明白明白，我们在排练。

：是的。

：我们在排练什么？

：否定啊，我们练习过那么多次，您还不

熟悉吗，真让人失望。

：是吗，这么说你也是人？

：那当然……不是，怎么可能呢，我没脚，

没脑汁水，无形态，您说我是个啥，先生？

：简单说，你不是个东西？

：啊哈，我接受您直率的侮辱。

：不过呢？

：不过，彼此彼此，无非是对您自己的侮辱。

：我就知道。

：您又知道了？厉害，脑壳转得可真快。

：是啊，幻觉，幻觉而已，统统他妈的都

是幻觉，娘希匹。

：别发火，先生，排练而已，无须全身心投入，

那样容易走火入魔。

：谢谢，我注意一下，那我们开始吧。

：开始什么？

：开始什么？

：是啊，开始什么呢，我们都不在，不是什么，

我们又怎么开始，以及开始什么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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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游泳吧。

：这倒是个好主意，有些事我们还是能想

到一块儿去。不过，那也是不行的。

：为何？

：没有为何，不行就是不行。

：这就没道理了，我们总得做点什么不是？

：没办法，这是规矩。

：谁定的规矩？

：不知道，反正规矩就是规矩。规矩最大。

：那退而求其次，自尽呢？

：啊哈，我们连根屌毛都没有，如何自尽？

别想了，我们不能有实际行为，我们不是物理的，

我们甚至完全不是我们。我们是一泡乌。

：这倒是，谢谢您的提醒。

：别客气，我就是个勒色，是你的幻觉，

屁都不是。

：那我们不言语，沉默呢？这样至少凉快些。

：啊哈，这是最难的。无论睡着，还是昏厥，

我们总在返回，黑乎乎回到此刻，现在，这里。

：这里？

：废话，不是这里又是哪里。

：明白明白，我们简直在地狱，嗯，确实

有一股烧焦的气味，烤老鼠的味道。我们把这

间戏院炸了吧。

：什么戏院？这应该是我的台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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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那就世界，炸了世界，一了百了。

：怎么又说到世界了，先生，要是您的痴

呆症实在太过严重，我们的谈论是没法正常继

续的，我们必须尽最大可能做到理性。

：世界不就是戏院吗。

：哪儿跟哪儿啊，世界是我佛大日如来释

迦摩尼佛陀发明的字眼儿，我们不在尊者描绘

的大千世界里。

：那在哪儿？

：哪儿都不在，我们无处不在，不在任何

地方，只在这里，我们，黑乎乎的在于此。

：也就是说，毁灭这招不灵？

：是啊，你有炸药吗。

：没，不过有两粒老鼠屎。

：那就是了，没用。

：我们没有办法。

：是的，当然。

：也就是说，我们既然都不是我们了，不

存在，那我们是啥，还有必要在……不，我是说，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妈的，这还能继

续吗。

：对子。

：对，就像一副小对子，而不是通天顺子，

或炸弹。

：乌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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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们黑乎乎的如云似雾肩上披着

几根海带。

：是的，丈夫也从雾气中走来。

：谁？

：算了，这不是此次任务，那是另外一个

故事。

：任务？我们有鸟的任务，请问？

：啊哈。

：别打哈哈呀，什么任务？

：啊哈哈，此地无银三百两。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没有。

：没有？

：没有就是就没有，无。

：好。只是你这样跟我说话，着实让人恼火，

要知道我耐心有限，而且我有狂躁抑郁症，别

到时怪我雷电大作，六亲不认。

：要是那样也好，可惜我并不在，是没有，

我帮不了你，先生。

：妈的那我也不在。

：随便你，说到底一直是你的事。

：我有鸟的事，我去游泳了，我只是想着

出门去游个泳，我能有什么事，我还要翻过一

座山，再走上三十里路呢，我没工夫跟你在这

里黑乎乎的扯淡，你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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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的，先生，我们大不了重来。

：这很累。

：实属无法，既然我们已经，已然如此。

：可以不来吗。

：这并不是概率问题。

：我们必须来？

：是的。

：必须来了又来？

：是的，一定。

：必须黑乎乎的来这里作什么，我们？

：不知道，我们不会知道。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作什么？

：是的，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全部。

：全部？我们是全部？

：是的，我们不在。

：全部都不在？

：是的。

：〇？

：啊哈，那是个圆圈。

：无？

：也许比无还不在。

：可如果在呢？万一，我是说。

：不在。

：要是万一呢？

：这不是概率问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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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说，要是……

：不存在假设。

：可要是……那么……

：不会。

（当当当三下，仿佛远处传来寺庙钟声。黑

乎乎的墙洞里，长须老鼠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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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幕表演

黑，黑乎乎的黑，全黑，谢什么幕，向谁谢幕，

是谁在那里冒着泡泡，伸出脖子望着，进进出

出？没有。是谁在台上，进进出出。也是没有

的，无。一股烧焦的气味，现在，我们开始谢

幕。开始结束。我们开始于结束，没有开始，

我们也没有结束，只是谢幕。我们开始与结束

都是乌云，在那里，一片乌云那里，成为乌云，

以及成为那里，不会有结束，一片云如何散去，

结束？乌云呢。乌云只是路过那里。一片结实

的乌云从来没有在那里形成，只是路过，从不

知道的任何地方来，移动去任何不知道的地方，

一片乌云无处不在，不在任何地方，因为既然

已经是乌云，而不是云的一种，所有云中的一

片，不是的。一支尼姑小分队从机耕路尽头走来，

像一片乌云，乌央乌央，举着五花八门的帆旗，

她们来这里作什么？她们过去了，消失在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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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同理，一支同样摧枯拉朽的送葬大部队从

机耕路尽头走来，吹着震天的唢呐，炮仗声沉

闷而独立，他们去哪儿？他们过去了，山水间

山山水水，他们消失，在一个晴朗崭新的日子，

一片乌云跟在他们头顶上方，不下雨，也不打雷，

非常安静。这些都过去了，是往事，历史，抑

或虚头巴脑记忆，昏昏沉沉的，是过去了的海。

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些来村里唱戏文的，是刚

丢下农具从田畈归来的人，入夜，他们在脸上

涂抹色彩，穿上古装衣裳，登上那方寸超世戏台，

开始反复唱吟，哀怨，装疯甚至昏厥，他们不

再是磨洋工的劳动力，唱完最后一出讨赏的返

场谢幕戏后，各自回家睡觉去了。他们不是乌

云，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他们正常扛起锄

头出门到田畈干活，去山间林地野合。是我们，

一整夜躲在被窝里，没法睡去，害怕极了，仿

佛被乌云笼罩，仿佛还有另外一个阴暗挥之不

去的世界。戏文教育了我们，在我们心里住下

一片乌云，我们的乌云，没法像一个响屁那样

放掉。我们去溪潭游泳，大一些的少年把我们

的脑壳像鹅头一样倾轧在水底下，四肢一通无

畏挣扎后，我们感到平静，仿佛看见一片停在

浅蓝色天空中的乌云，那是什么？我们在脑壳

中，黑乎乎的，闻到了一股什么东西烧焦的气

味。与乌云一样，它从未散去。从此它们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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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我们的故事与历史，成为我们。事情就是

这么个事情。我们总归还是不可避免被乌云垄

断，我们已无法区分乌云与我们，在那里。哪

里？在无处不在那里。我们有时走去一个不在

那里的地方，一片乌云跟在我们头顶，我们走

到了，发现我们并不在那里。那时，我们知道，

不用抬头，也知道那里有一片乌云。我们不在

那里。除非我们便是乌云，并且在那里。而有

时（常常）不是的，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那里，

并且乌云。我们只有叹气。我们会感到后悔吗？

不。遗憾呢？也许吧。既然我们已经是。乌云

而已。一片停在那里永远停着（其实只是路过）

的乌云，我们也在那里，但不愿意在，不是吗。

这就是原因。我们必须放弃我们作为一个主语

的原因，我们最好不在，或最佳方案是没来过，

我们无须有开始。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起乌

云的实际价值或意义，我们只愿意去谈论它的

开始，把范围缩小成只是开始，并希望（但愿吧，

但在逻辑上无法成立）从没开始。因为（必须

粗糙和暴力）乌云一旦开始便是结束，便没有

结束，仿佛一直在开始，始终没有也不会有结

束，仿佛开始仅仅在开始，反复开始，不断在

那里，像一片乌云一样，已分不灵清它是何时

开始的，是不是已经开始了，我们不知道，只

知道仿佛它一直在那里。这种错位感是如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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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或它是怎么从我们清晰而混沌黑乎乎的

世界严重偏离。乌云知道。黑乎乎的，灯打开

了吗，让光射进来，我们马上谢幕，不会结束，

但我们累了，必须得离场，在这乌漆嘛黑空无

一物的台上待得实在太久，谢谢，我们会离开，

消失与结束，对于我们消失便是结束，山水间

山山水水，我们很快消失，不会再相逢，不愿意，

让那只长须老鼠上台表演拉屎，那个无头苍蝇

立即飞来，稳稳停在世界的屎尖上。

（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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